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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对《史记》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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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越南史官吴士连撰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五卷、《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十卷。他熟悉中国史
书，效仿《史记》《春秋》编撰。在编排上，他借鉴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体例、时间编排、史事编排，形成“神话传
说—王朝纪事—帝王个人纪事”的叙事结构，同时也参照了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两书；在笔法
上，他沿用《春秋》《史记》“春秋笔法”的褒贬，采用《史记》“借异传人”、互见笔法，突出帝王人物形象；同时，吴士连
还效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表达著史立场。吴士连是在借鉴《史记》的基础上，尝试构建起古代越南的史学体
系，教化越南文臣。吴士连所构建的古代越南史学体系，被后来的史官范公著、黎僖等继承，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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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自越南后黎朝圣宗洪德
年间至熙宗正和十八年间（公元１４７０—１６９７年），历多代多
人编纂而成。越南史官吴士连在黎文休《大越史记》、潘孚先
《大越史记》、胡宗《越史纲目》基础上，编《大越史记全书·
外纪》五卷、《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十卷，计十五卷。后范公
著在此基础上纂修，增《本纪实录》五卷、《本纪续编》三卷；黎
僖又增《本纪续编追加》一卷，共二十四卷本，由此定本。

学界已关注到《史记》对越南汉文文献的影响，越南国家
图书馆有馆藏《史记》刻本（编码Ｒ． ３４００，数字编码ｎｌｖｎｐｆ－
１４９０－０８，尺寸３０厘米×１８厘米）。如田志勇《越南古代汉籍
“史记”类文献述要》指出越南汉籍普遍使用“史记”名称，可
能受《史记》影响；叶少飞《越南后黎朝史臣吴士连史学思想
探析》、彭崇超《试析＜大越史记全书＞的体裁与体例》、丁光忠
《论＜史记＞与＜大越史记全书＞》均指出《大越史记全书》与司
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关
联性。以上文献，对《史记》具体在越南的传播情况，仍有探
索空间。

本文所述“外纪”，指的是《大越史记全书·外纪》五卷，
吴士连所撰。《大越史记全书·外纪》参照中国两汉以前的
历史记载甚多，《史记》又是东汉以前史书的集大成者，二者
在时间、内容上存在重合。故以五卷《外纪全书》为样本，探
讨对《史记》的接受，有一定合理性。针对此，探讨司马迁《史
记》对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编排逻辑、使用笔法、立场表
达、史学体系构建的影响。

一、吴士连借鉴《史记》本纪的编排逻辑
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对司马迁《史记》的借鉴，

明确见《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效马史之编年，第惭补缀；
法麟经之比事，敢望谨严。”其中“马史”指的是司马迁《史
记》，“麟经”指的是《春秋》，“编年”“比事”之语，可见吴士连
熟悉《史记》《春秋》的编纂体例、笔法，并以此作为效仿。

首先，吴士连编撰《大越史记全书》时，借鉴《史记》纪传
体的叙事方式。司马迁《史记》首创纪传体体例，有“本纪”
“世家”“列传”“表”“书”。其中“本纪”为记帝王之事，有十

二篇。“本纪”以纪传的方式塑造帝王人物，如《秦始皇本纪》
《高祖本纪》分别塑造了秦始皇、刘邦的人物形象。吴士连
《大越史记全书》分为“外纪”“本纪”，明确“纪”只记载帝王
级之事，与司马迁“本纪”记帝功的作用相仿。《大越史记全
书·外纪》出自吴士连之手：“……取先正二书，校正编摩，增
入外纪一卷，凡若干卷，名曰《大越史记全书》。”《大越史记全
书·外纪》记载的内容均是越南与中国历史交叉之事；《大越
史记全书·本纪》记载的内容是公元９６８年越南建立第一个
独立王朝丁朝后的帝王之事。“外纪”与“本纪”，内容实际为
“外纪”与“内纪”之分。此外，吴士连也是以纪传体的方式记
叙人物，如《鸿氏纪》的泾阳王形象，《士王纪》的士燮形象，
这些与《史记》人物的叙事方式相仿。

其次，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外纪编排的逻辑上，借
鉴司马迁《史记》，同时也借鉴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
通鉴纲目》。将《史记》十二篇“本纪”、《资治通鉴》与《大越
史记全书》十四篇“外纪”对比可知：其一，在吴士连所构建的
越南史书结构中，公元３世纪前的时间逻辑编排，明显参照
《史记》。主要是按时间顺序对帝王人物、事件进行排列，时
间跨度大。《史记》十二篇“本纪”，按时间顺序编排五帝传说
到汉武帝史，时间跨度三千余年。《大越史记全书》十四篇
“外纪”，也是按时间顺序编排，从鸿氏传说到吴纪十二使
君之乱，时间跨度四千余年。都时间跨度较大，且追溯历史
源头、始祖的时间相当，吴士连言鸿氏是“其始祖出于神农
氏之后”。其二，公元３世纪前的史事编排逻辑，《大越史记
全书》与《史记》也一致，形成“神话传说—王朝纪事—帝王个
人纪事”的叙事结构。《大越史记全书·鸿氏纪》《大越史
记全书·蜀纪》明显参照《史记·五帝本纪》所编纂。司马迁
在编撰《史记·五帝本纪》时曾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
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
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
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
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
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据上所述可知，司马迁曾周游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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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有学识之人，收集神话传说素材，同时阅读书籍如《春
秋》《国语》，整理编成《史记·五帝本纪》。而按吴士连《纂
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中“参与北史、野史、传志诸本，及所传
授见闻，考编辑为之”“外纪所载，本之野史，其甚

%

诞者，削
之不录”所述，“北史”即越南对中国历史的称呼，反映出吴士
连在撰写《大越史记全书》时，参照了中国史书，同时对野史
传记有所选择，形成了《鸿氏纪》《蜀纪》塑造的泾阳王、雄
王、蜀王传说。二人收集素材的过程、神话传说的叙事方式，
并以神话构建史书源头的结果一致。其三，公元前３世纪后
的《大越史记全书》叙事编排，参照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更多。按吴士连《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
说法：“赵纪当北朝汉高、惠、文、景之世，以建亥为岁首者，庶
考之朱子《纲目》，不为谬矣。”吴士连撰写《大越史记全书·
赵纪》部分（即对应《史记·南越列传》内容），参考自朱熹
《资治通鉴纲目》。这是因为《史记》只记载至汉武帝太初四
年（公元前１０１年），《大越史记全书》无法参照此后之事。司
马光《资治通鉴》，以及在司马光基础上校订而成的朱熹《资
治通鉴纲目》，就成了吴士连最合适的参考。所以在吴士连
的史笔中，一方面保留了如《大越史记全书·士王纪》《大越
史记全书·征女王纪》的个人纪传叙事，一方面又有《资治通
鉴》《资治通鉴纲目》“事详时简”的特点，从而构成了《大越
史记全书》既有编年体，又有纪传体的史书格局。

二、吴士连借鉴《史记》春秋笔法、“借异传人”笔法
吴士连除了对《史记》的叙事逻辑有深刻理解以外，他理

解、借鉴使用了《史记》的编纂笔法。主要体现在春秋笔法、
借异传人两种笔法的使用上。

（一）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沿用《史记》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并不是《史记》首创，《左传·隐公元年》中就有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
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的春秋笔法使用。吴士连《大越史
记全书》理解《史记》对春秋笔法的运用，也借“春秋笔法”对
君王行为褒贬。

先是吴士连对《史记》褒贬称呼的沿用，如《大越史记全
书·蜀纪·安阳王》：“庚辰三十七年，秦始皇吕政二十六年。
秦并六国，称皇帝。时我交趾慈廉人李翁仲，身长二丈三尺
……”，编者引《史记索隐》注吕政来源。事实上，秦始皇的姓
氏有“嬴”“赵”“吕”之争，“嬴”为姓、“赵”为氏均有一定说法
可取，“吕”只见司马迁《史记》之说，一般认为不可信。但司
马迁“吕政”之说，也导致了后世许多对吕不韦与始皇帝关系
的猜测。吴士连偏偏选择“吕”称嬴政，说明他是理解《史记》
的褒贬称呼之意的。

另外，吴士连对“春秋笔法”的理解还体现在为君王立纪
的升级上，这与司马迁《史记》本纪的编纂相似。在司马迁
《史记》十二本纪中，项羽、吕雉并未称帝，司马迁却撰《项羽
本纪》《吕太后本纪》，可见他对二人政治功绩的认可，有褒扬
用意。而在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为征侧、征贰姐妹立
《征女王纪》，也有褒扬之意。征侧、征贰姐妹是汉交趾郡?
泠县（今越南河内一带）人，在公元４０年由征侧率先抗汉。
后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侧、征贰姐妹尸首送往
洛阳。二征姐妹事迹在中国《后汉书》只有一句“伏波将军马
援破交?，斩徵侧等”，后于《晋书》《旧唐书》中也是寥寥数
语，但《资治通鉴》载事较多。吴士连应是在《资治通鉴》二征
事例上进行完善，为其立纪，有效仿《史记·陈涉世家》的“记
首次”褒扬之义。而今在广西的部分伏波庙，民众在祭祀马
援及其夫人的同时，也有征侧、征贰姐妹像于门口，如广西壮
族自治区横州市云表镇六河村的伏波庙。除《征女王纪》外，
《大越史记全书·士王纪》《大越史记全书·赵越王纪》等，均

是类此褒扬之意。
（二）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使用“借异传人”笔法
“借异传人”笔法，指的是《史记》往往借助异事来突出人

物，塑造人物的独特之处。吴士连参考《史记》笔法，在《大越
史记全书》中借异事塑造君王的异人形象。如《史记·高祖
本纪》写刘邦异人状，自刘母写起：“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
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
而有身，遂产高祖。”《大越史记全书》塑造士燮的神异之处类
于此，则是：“初，王尝病，死三日，仙人董奉与药一丸，以水含
服，捧其头摇捎之。少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凭。复明日，旋
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此原是小注在《三国志·士
燮传》之中，裴松之指出是葛洪《神仙传》说法。吴士连采取
了《神仙传》说法，把他由小注变为正文，并在后面插叙“吴士
连曰”强调“世传王既葬之后，至晋末，凡百六十年，林邑人入
寇，掘发王冢。见其体面如生，大惧，乃复封瘗。土人以为
神，立庙事之，号士王仙。盖其英气不朽，所以能成神也。”吴
士连的说法在中国史书中不见，只见《太平御览》所录异苑一
则相似：“苍梧王士燮，汉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
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
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可见吴士连搜遍
中国历史、神话传说、笔记等材料编纂《大越史记全书·外
纪》，正是他自己所说“臣取前《大越史记》二书，参以野史，辑
成《大越史记全书》”，且深谙如何突出异人形象。这与司马
迁择取素材，塑造人物的方式相仿。

同时，吴士连在塑造君王的异人形象时，采用的是《史
记》互见法。吴士连在《纂修大越史记全书凡例》中说：“凡纪
本事而涉前后事，本事大书，前后事分注，庶得互见无遗。”互
见法为司马迁《史记》首创，为避免叙事唆、重复，常在塑造
人物时，以“语在某某事中”互相参照。《大越史记全书》并无
“列传”“世家”互见参照，吴士连所用互见法，采取了在同一
外纪中利用大小传的方式前后观照，分注一般是采用小传的
笔记对事件补充描述。如写李翁仲一事，下有小传互见：“唐
赵昌为交州都护，常夜梦与翁仲讲《春秋左氏传》。因访其故
宅，在焉，立祠致祭。迨高王破南诏，常显应助顺。高王重修
祠宇，雕木立像，号李校尉。其神祠在慈廉县瑞香社。”极大
增强了人物塑造的传奇性。

三、吴士连效仿《史记》“太史公曰”表达史家著史立场
《史记·卷一百三十》设有“太史公曰”论赞，以表达司马

迁的史家立场。吴士连在前任史官黎文休、潘孚先的基础
上，学习《史记》论赞，以“吴士连曰”表达史家立场。

《史记》“太史公曰”最早来源于《左传》中的“君子曰”，
《史记·卷一百三十》末尾的“太史公曰”论赞，是管窥司马迁
史事立场的重要之处。吴士连撰写《大越史记全书》时，越南
已有黎文休《大越史记》、潘孚先《大越史记》，但今不传。据
吴士连自己说法：“臣前在史院尝预焉，及再入也，而其书已
上进，藏之东阁，莫得之见。窃自惟念，幸际明时，惭无补报，
&

不自揆，取先正二书，校正编摩，增入外纪一卷，凡若干卷，
名曰《大越史记全书》。”可见吴士连是在黎文休、潘孚先两书
的基础上，修纂《大越史记全书》，故保留下“黎文休曰”“潘孚
先曰”的传统，反映了越南史官的继承。同时，他添加“吴士
连曰”表明自己的史事态度。这也导致在他之后的编者范公
著、黎僖等人，在《大越史记全书》里保持了“论曰”的传统。
“吴士连曰”与“太史公曰”有所不同：首先在位置上，既可能
出现在事件插叙中，也可能出现在末尾，且不是每一篇外纪、
本纪都有“吴士连曰”。“吴士连曰”插叙的频率远大于末尾。
其次，“吴士连曰”的论赞，除表达史家立场外，也与《史记》
“太史公曰”有所不同。除了评价人物、史事外，往往插叙“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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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连曰”作为对事件内容的补充与强调。
如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赵纪》载南越王赵佗及其子

孙一事。此在《史记·南越列传》《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
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有对照。在《大越史记全书·赵纪》
中，吴士连先叙赵佗来越因由，“任嚣、赵佗帅师来侵”，塑造
赵佗的外来者形象，此内容与中国史书大体相符，只是立场
说法不一。而后吴士连借助神话传说和笔记丰富叙事。如
赵佗一事就结合了《交州外域记》《岭南摭怪列传》里的金龟
传说，塑造了安阳王、安阳王女媚珠、赵佗儿子赵始的形象。
而在插叙里，“吴士连曰”先强调“金龟之说信乎”佐证金龟传
说的真实，方才评论安阳王与赵佗史事，论二者成败。且化
用了《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观点，以“若夫固国御戎，
自有其道，得道者多助而兴，失道者寡助而亡，非为此也”表
明自己的史家立场。

四、吴士连效仿司马迁著《史记》构建史学体系
吴士连作为越南史官，曾在官场变故受挫，因而有说法

言其《大越史记全书》最早是仿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的私人
撰书，此观点已逐渐被学界认可。吴士连版本的《大越史记
全书》，则逐渐演变为官方认可的史书，后历范公著、黎僖等
人完成。由于吴士连对“效马史之编年”“法麟经之比事”精
神的领会，也可看出吴士连在对司马迁《史记》的学习、接受、
效仿下，尝试构建越南的自主史学体系，且这个体系被后继
的越南史官继承并完善。

首先，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中就言明编纂
越南史书的性质：“史以记事也，而事之得失，为将来之鉴
戒。”这与先秦史书《春秋》的“右史记事”出发点一致。史书
记载史事的功能，是用以劝诫君主，明辨是非，维护统治。可
见吴士连有认识编纂史书性质的意识。他还列举了“古者列
国各有史，如鲁之《春秋》，晋之《杌》，楚之《乘》事业”，认
为越已自主，“与北朝各帝一方”，这可以看出吴士连有构建
史学体系的意识。当然，吴士连构建史学体系的初衷，是在
为越南封建王朝的合理性背书，所以他强调“鋢《大越史记》
之书，载前代帝王之政，粤肇南邦之继嗣，实与北朝而抗衡。”
学者叶少飞论文《越南后黎朝使臣吴士连史学思想探析》也
认可越南史学体系的建立，指出吴士连致力于建立一个“非
中国”的传统。这是受到中国“明正统”史学思维影响后，所
建立的史学创新体系，所以吴士连在《大越史记全书》前十五
卷中，实际有内外记载之分。

第二，吴士连所尝试构建的越南史学体系，主要表现在
“内帝外臣”观念上。“内帝外臣”是叶少飞论文《越南古代
“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
越南历代对内使用“大越”国号称帝，对中国采用“安南”国号
称王。这被明清王朝长期默认。实际上，在吴士连《大越史
记全书》外纪部分，内帝外臣的现象也并不少见。如士燮只
是三国时期管理交州地区的一方首领，后继势力归入三国
吴，《大越史记全书》为他立《士王纪》，赞赏的是他对交州的
文明教化作用，即吴士连所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
之邦，自士王始。”体现越南尝试建立文教体系。另如《大越
史记全书·外纪·前李纪》的李南帝李贲，在中国史书里，李
贲之事只有寥寥数语，如《梁书》：“十年春正月，李贲于交址
窃位号，署置百官”；《陈书》：“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
以裒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台遣高州刺
史孙礒、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礒等不时进，皆于广州伏
诛”。在《大越史记全书》中，以“李南帝”之称记录，且收录他
的后继者赵光复（桃郎王）、李佛子（后李南帝）事迹（二者中
国史书均不载），可见吴士连建立越南史学体系的迫切性。

第三，吴士连所尝试构建的古代越南史学体系，被他的

继任者保持下来，并逐步完善。司马迁作《史记·太史公自
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汉时目录学还未建立，《太史公
自序》对一百三十卷“本纪”“世家”“列传”等排列，使得后人
在整理、传书时，不至于内容编排错杂，这是他对目录学的一
大贡献。而吴士连虽然没有对十五卷《大越史记全书·外
纪》《大越史记全书·本纪》排列，但他所作《纂修大越史记全
书凡例》，基本把这个史学体系的顺序固定下来。这被《大越
史记全书》后来的编撰者范公著所继承，他延续了吴士连所
创的“内外纪”史学体系，梳理、收录黎嵩《大越通砲总论》、邓
鸣谦《咏史诗集》等内容，完善古代越南的史学体系内容。

第四，由于《大越史记全书》成书时间是在公元１５至１７
世纪，中国处于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已相当成熟。司马迁写
作于汉代，是儒学早期发展的阶段；与他不同，吴士连所处时
代已深受中国儒学南传影响，故他在构建越南史学体系时，
表现出对儒家教化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以维护越南封建王朝
的统治。据叶少飞、田志勇论文《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
五卷略论》，吴士连曾经在官场上与黎圣宗有嫌隙。但当他
的私撰史书要转为官方认可时，他明确了《大越史记全书》对
建立古代越南完整教化的重要性，所以他说：“臣窃惟古有信
书，国之大典，所以纪国统之离合，所以名治化之隆污。”强调
借官修史学“治化”越南的重要性。此外，吴士连在“吴士连
曰”的论赞中，多次强调了儒家“善恶有分”“宽仁有道”的教
化思想。如《大越史记全书·外纪》载“泾阳王”一事：“吴士
连曰：……据此所载，泾阳王，帝宜之弟，乃相为婚姻，盖世尚
洪荒，礼乐未著而然者欤。”颇有《诗经》用《关雎》为首篇，列
为“后妃教化第一”之意。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古代识字率并
不高，吴士连史学体系的建立，大多教对象是越南识字的官
员。他们大多出身越南贵族世家，较少有寒族。吴士连在史
书中，以儒家“君臣”“礼乐”等思想对这些官员进行教化，使
得越南贵族们长期拥护越南后黎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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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ｓｏ ａ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ｈｅ ａｌｓｏ ｉｍｉｔ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ｓａｉｄ”ｉ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ｉｓ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Ｗｕ Ｓｈｉｌｉ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ｔ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ｎ Ｇｏｎｇｚｈｕ ａｎｄ Ｌｉ
Ｘｉ，ａｎｄ ｗ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ａｉ Ｖｉｅｔ：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ｓ；Ｒｅｃｏｒ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Ｗｕ Ｓｈｉｌｉａｎ；Ｓｉｍａ
Ｑｉ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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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总的来说，项目式教学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教学注入了
新鲜血液，带来了活力，有助于提升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的
地位。本文只是粗浅谈论了项目式教学在大学语文教学上
改革与实践。高职院校大学语文项目式教学改革之路还很
漫长，我们只要在教学中把握住人文性与应用性相结合这一
宗旨不动摇，大学语文之路将越走越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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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ｅｒｅｂｙ 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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